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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言亭琐言亭

小时候经常挨骂，因为爱
看野眼，常常站在那里看一堆
人忙碌，看得眼睛里似乎生了
刀子，想要把那件事挖走一块
似的，自然脚步也迈不动了。
这时候，就听母亲在前边骂：

“叫你买醋怎么还不走呢？你
能 立 个 坑 站 个 井 ？ 真 是 痴
啊！”那时候因为没有上学，还
不知“目不转睛”这个词，所以
木讷少语，眼睛大，又总是一
动不动地瞪着的我，就以为母
亲 责 备 的“ 痴 ”是“ 白 痴 ”的

“痴”，所以觉得自己傻。
但是痴病似乎并没有断

除,有一回放学回家，因为发
痴，盯着迎面过来的老太太
看，越看越觉得这老太太长得
好，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时候，我被她一把拉住：“往
哪里去？咋学这么‘大样儿’
呢，上了高中连你姑都不认识
了？”这时候，我才恍过神来，
原来是我远房姑姑，怪不得这
老太太看着眼熟呢，不是眼
熟，而是不知怎么忽然就用起
了美术上画人脸的方法——
三停五眼，用三停五眼的方法
度量她的脸。

当然，也有因为神奇，才
勾得灵魂出了窍儿的时候。
有段时间，早晨经常到文化宫
跳舞，听着音乐，围着一个大
花坛子，因为是春天，花坛里
粉粉的蔷薇花纷纷地开着，朵
大瓣多，一朵一朵的，开满了
园，香极了，惹得无数只蜜蜂

嗡嗡地在花间闹，只觉得满眼
满鼻都是花，花团锦簇得把心
都看开花了，看什么都觉得
好！这时候，一低头，看到水
泥花坛的壁上不知谁吐的一
口痰，淋漓而下。干了的痰
迹，斑斑驳驳的，越看越像一
幅画：两个时髦女郎，细脚伶
仃地穿着高跟鞋，一个扎着马
尾辫儿，穿着超短裙；一个呢，
戴着一顶时装帽，宽宽的帽檐
遮着脸，露出猩红润湿的嘴，
很写意的长裙婆娑在光影里，
两个人肩并肩地走着，街头没
有人，只有阳光迎面照过来
……当时，我低着头看着，越
看越像，越看越觉得逼真。这
无意之间的杰作，让我相信艺
术出自灵感，也出于偶然！

最不爱看工业文明的产
物，只觉得生硬而尖锐。可是
那天车行在高速公路上，夕阳
斜照里，田野平整安详，一排
排落了叶的杨树生长在田间，
像 是 一 队 队 挺 拔 俊 朗 的 士
兵。远处，有几座冷却塔，高
大坚硬地矗立在夕阳里，那巨
大的塔形圆柱里蒸腾而起的
白汽竟飘飘欲仙起来，幻化成
了千姿百态的仙女：一会儿她
衣袂飘飘，手提花篮，正大把
大把地把缤纷的花朵洒向人
间；一会儿，又如一个手抱箜
篌半遮面的仙子，仙容曼妙，
榴齿含香；一会儿，又如纤腰
楚楚的仙娥，莲步轻移间，回
风舞雪……忽然觉得这冷却
塔也有这么曼妙轻柔的美，简
直 是 奇 妙 啊 。 怎 么 不 奇 妙
呢？奇妙的是出神间，你的心
对着那物低语，深情地低语，
那是更深层次的交流啊！

☆孟玉璞

出神

我居住在一栋破旧居民楼的五层，房间
里没有通暖气。由于年久失修，楼梯的扶手
已经生锈，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断裂，我们上
上下下都需要非常小心。

每年到了冬天，妻子就把煤火炉生了起
来。一来房间有些热气，二来每天都有热水
可供。

给我家送煤的叫老李。他矮矮的个子，
不爱说话，满脸的皱纹，身上、脸上整天都是
黑乎乎的，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更可
气的是，每次他送煤球来都要求每块煤球加
价两毛钱。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我当然是
要拒绝的。

我曾给煤场的老板打过电话，要求换个
送煤工。可是老板说，现在很少有家庭烧煤
球的了，煤场也少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送
煤工。

由于对老李的印象不好，他每次送煤来，
我对他的态度都很冷淡。有一次，他又向我
提出加钱的要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想
加钱？门儿都没有！煤球钱我已经给过老板
了。至于楼层的高低、路途的远近，这些费用
不能让消费者买单。再说，你私自要求顾客
加钱，严格来说就是贪污的行为！”

老李听了我的话，憨厚地一笑，不再提
加钱的要求。我心中暗自高兴，对这些自
私、爱贪小便宜的人，就是不能心慈手软。
多挣那些钱，说不定他都去买酒了。

有一次，老李送完煤离开。不一会儿，
我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老李。他
用一块破布捂着胳膊，布上有血迹，看样子
他胳膊上的伤口流了不少血。

“大兄弟，我给你们家送煤，你看……”
“老李，你可别这样！从你走出我家门

那时起，我们之间的雇用关系已经结束了，
你受的伤和我家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个
人的行为或者是工伤，医药费也该找你的老
板要去。”

“大兄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给你家
送 过 煤 ，这 个 楼 单 元 里 我 就 认 识 你 们 一
家。你们家有没有锤子和钳子？楼梯扶手
上有块铁皮露出来了，我想把它修平整。
楼上有不少小孩，万一这伤着孩子可就麻
烦了。”

我的胸口一痛，怔在了那里。妻子一
听，赶紧进屋拿出锤子和钳子，还有消毒液
和创可贴。我赶紧和老李一起下楼，老李弯
着腰把那块铁皮砸平修好。在矮矮的送煤
工老李面前，我这个所谓的有学问的城里
人，感到自己是如此刻薄与无情。突然间，
在老李面前我矮小了下来。

事后，妻子说：“其实我们给老李加点钱
也是应该的。他费那么大的劲儿给咱把煤
球搬到五楼，又摆放整齐，这和一楼一个价
钱，对老李确实不公平。再说，别家都是买
次煤用几个月，我们家由于地方狭小，十天
半月就要送一次煤。老李那么大年纪，也不
容易。”妻子说的有道理，下次老李再来送
煤，我要主动给他加钱。

可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老李了。煤场
又派来一个年轻人，干活也挺麻利的。和老
李一样，每次也是要求加钱。但是，我还是
希望老李来给我家送煤。

过了些日子，我专门到老李所在的煤
场找他，我一定要当面责问他：“老李，你这
个家伙，怎么不给我家送煤了？”

“你说老李呀，他回老家了。这几天，我
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打听老李的。”老板有
些自豪地说。

“回老家了？他不送煤了？”
“放心吧，过段时间他会回来的。是他

们村长硬把他给接回去的，说要对他进行表
彰。村里建幼儿园，老李一下子捐了二万三
千块。真没有看出来呀！”

对老李，我肃然起敬！

☆葛有杰

送煤工老李

荟萃伏牛天下景，
可餐秀色越人间。
百花群岭泼春彩，
幽夏青崖挂瀑帘。
林谷红枫秋壑美，
冬岩素裹雾凇悬。
奇峰栈壁通绝顶，
万里烟云坠碧蓝。

☆严寄音

大美尧山

低调之人，不张扬，不招摇，不轻
易表达意见。低调是一种忍隐之术，
忍外迫，隐内欲。相反，高调之人，说
话做事生怕不能引起他人的关注，总
以快捷迅速的方式，将自己想要传播
的东西传播出去，在占尽风头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思想和图谋暴露无遗。
高调者如果德高望重，也许会让人心
悦诚服；如果一味夸夸其谈，自会招
来羞辱。

真正的低调，是在姿态上谦逊处
世，平和待人；在心态上不恃才傲物，
不露锋芒，功成名就时也能保持平常
心；在行为上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不
耍小聪明，不贪图走捷径，善于积蓄
力量，善于通过凡俗的生活感动自
己，也感动他人。

高调，缘于对生活和生命充满热
情，在做一件事情时追求卓越，提升
标准，力求突破。居里夫人说：“弱者
坐待良机，强者制造时机。”这是可称
道的高调人生的一种表现。一如玫
瑰，以蓄谋已久的鲜艳色泽示人，不
失时机地展现自己的长处，让那些陷
于低迷状态的人，一眼看到，就心潮
澎湃，惊喜不已。

低调也好，高调也罢，还要看放
在什么事情上，恰到好处的低调与高
调，能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倘若不合
时宜，自然不利于环境的和谐与优
化。低调与高调都要有一个度，一旦
过度不是自卑，就是自傲。

低调做人，会一次比一次稳健；
高调做事，会一次比一次优秀。

☆程应峰

低调与高调

冬 季 ，吃 火 锅 是 一 种 情
趣，更是一种温暖和幸福。

吃火锅，方便、热烈。一
群亲朋好友，一边高谈阔论，
一边箸起匙落，推杯换盏，酣
畅淋漓，暖意浓浓。

锅底、食材、蘸料是吃火
锅缺一不可的三大件。锅底
是不能马虎的，有了中意的锅
底，基本就有一个完美的开
局。麻辣锅底端上来，打眼一
扫，就知道靠谱不靠谱。颜色
正，味道鲜，红油在锅里翻滚，
一层辣椒搭配着花椒在里面
跳舞，牛羊油在后台伴唱。那
种香味能击倒一片。

对于火锅而言，新鲜才是
硬道理。羊肉卷、牛肉卷、鱼
丸、蟹柳棒、火腿肠、午餐肉、
鱼片、毛肚、豆制品……入口
鲜香，回味久远，此时人生的
烦恼会像浮云一样飘走。

吃火锅是有讲究的，一个
人不行，驾驭不了，但人太多
也不行，四五个最好。当火锅
端上桌时，气氛便随着越烧越
旺的火锅底料热烈起来。食
材一点点放进锅内，沸腾、翻
滚、氤氲，混沌成一片。吃到
忘情时，甩掉外套。这时候，
一个个卷起袖子，溢着豪情，
伸长胳膊在火锅里“打捞”。

吃火锅是随意的，不能谈

正事，无论家人伙伴，还是兄
弟朋友，把情感放在锅里慢慢
涮。没有时间观念，聊到哪儿
算哪儿，吃到哪儿算哪儿。浓
浓亲情，殷殷友情，随意而不
尴尬。吃完了，说够了，人也舒
坦了，美滋滋地打个嗝，精神抖
擞往家走。其情暖暖，其乐融
融，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心际。

尤其是北风嗖嗖，三五个
好友聚在一处吃火锅去。大
家团团围坐，热浪扑鼻，暖意
融融。咕嘟嘟沸腾的火锅在
歌唱，再开一瓶白酒，放肆地
吃，豪爽地饮，热热闹闹。看
着窗外的人在凛冽的寒风中
跋涉，你会觉得小小一火锅会
化解掉你冬日的冰冷。

在家里吃火锅最幸福，自
己动手，乐在其中。火锅摆在
餐桌中央，咕嘟嘟翻滚着水
花，浓郁的香气随着腾腾热浪
在屋里弥漫。涮菜荤素搭配，
五颜六色。边吃边聊，欢声笑
语，味道越来越美，亲情越来
越浓。

寒冷的冬天，没有比火锅
更热闹的吃法了。确实，一口
锅，一炉火，麻、辣、咸、鲜、甜
尽在其中。无论男女老少，都
能在这锅中找到自己的最爱，
享受到趣味与美味，感受到一
种别样的温暖和幸福。

☆翟红果

冬日火锅

我终于写到楷书了。我用了“终于”这
个词，有点江山收了的意味。白茫茫大地真
干净了，我才写到楷书。也像人到中年，客
途听雨，满怀愁肠，少年嫩绿没有了，一把辛
酸无人说了，猛一回头，看到临摹的一篇楷
书，下笔便到乌丝栏，面上不动声色，内心波
涛翻滚。

少年听雨歌楼上，最是新意。祖父让父
亲临欧体、柳体、褚体……父亲说厌烦极
了。但父亲把临的柳公权《玄秘塔碑》赠给
我，那笔墨之间全是柳公权，可他说并未怎
么练过。作品是悟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上天赠予的禀赋占到七成甚至更多，这一切
皆是上天美意。就像我那么喜欢楷书——
方方正正的中国字，一撇一捺全是人间真
意。

如果是少年，会喜欢行书、草书、篆书、
行草……那多辽阔多帅气多跌宕，形式多
变，不拘泥。而楷书，容不得半点虚幻，每一
笔都要你交代得一清二楚，。九宫格是有形
的尺度，心中是无形的尺度，像穿了尺寸正

好的衣服，规矩地端坐在挂着“正大光明”的
牌匾下。楷书，在早年有被人讨厌的一本正
经。

颜真卿说一切从楷书始。那唱了一辈
子武戏的盖叫天亦说，要唱戏，先练好基本
功。基本功，在书法中就是楷书。

楷书，多似一个端丽的中年男子——他
看起来永远不动声色、不苟言笑。如果在古
代，楷书就是一袭长衫的男子，一个人吹笙、
饮茶、听落花，仿佛一切都是多余的。他用生
活修心——外圆内方，和中国哲学相辅相
成。如果你的心还浮躁还喧嚣，你一定嫌楷
书太正统、太拘泥、太形式、太一是一二是二
了，怎么可以这样端丽得一本正经呢？甚至
生出了反感，太有规矩的事物总让人想逃离。

人到中年，重新写楷书。一笔下去，简
直要泪落如雨。那看似老实的一横一竖，那
看似方圆正统的楷书，实在退去了自有的锋
芒——它的所有诱人之处恰恰在于以退为
进，恰恰在于低调、隐忍，恰恰在于不虚张声
势。

写好楷书的人，心必是静笃的——山川
俱美，凌厉之势收了，一撇一捺全是日常
了。楷书是家中常煲的小米粥，是没有放味
精、鸡精炖的高汤，是老把式瓦罐长时间煲
出的汤。不事张扬，却在相处久了之后让人
一生念念不忘，紧要之处，动容泣下。

开始练书法，先临柳公权，笔锋硬气，像
利剑；又临欧阳修，如此苗条，间架结构，疏
朗俊逸，太俊了倒不真实；再临颜真卿，力透
纸背的飒飒风骨，背后有凛凛凉气；又临褚
遂良，暗合我的审美意味，不张扬却又张扬，
朴素之间又自有妖娆……这中间的千山万
水，便是人生的来来去去吧。

日子是楷书的，容不得乱写乱画。年轻
时大概是草书，更甚是狂草；中年后是楷书，
看似法度严密，实则有张有弛。楷书是枕边
人、身上衣，不动声色地相处，面无表情地相
爱。山高水远里，全是人间真意。

☆一叶

素衣灯下临楷书

冬日壶口 丁海涛 摄


